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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韵周刊 / 钱塘江

■ 黄亚洲

常去桐庐，桐庐山水的“潇洒”不用说了，
“潇洒桐庐郡”乃是范仲淹一锤定音的，音准
明确。

那位稳稳坐着的严子陵，便是一方篆章，
压得很鲜明。范仲淹在《严先生祠堂记》中赞
扬说“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
长”。人与景完全嵌合。

可以说，严子陵躺下，就是一条富春江。
富春江流的是世间最自然的东西，流的

是大自然的本质；所以坐于富春江畔，不管手
里有没有一柄钓竿，心里都能生出一点阅世
感悟，思绪会像波纹一样点点颤动，如风，如
桃花雨，如鸭蹼对春水的撩拨。

元代的黄公望，之所以愿意在年近八旬
之时，精心勾勒包括严子陵钓台在内的富春
江景色，除了有人邀约作画外，也是寄寓了他
对隐逸古风的肯定，对道法自然的赞颂。

黄公望觉得，也只有富春江，能寄寓一个
人全部的人生。

这是他八旬之时的痛切认识：也只有富
春江了！

说到黄公望笔下的富春江，其五有四，在
桐庐县境。黄公望不仅勾勒了严子陵钓台，
还描画了大奇山、瑶琳仙境、深澳古村，以及
包括龙门峡、子陵峡、子胥峡在内的“富春江
小三峡”。整幅画以淡雅的墨色为主，仅于山
石之上略施薄墨，刻意营造秋初富春江两岸
的一种朦胧而深远的美，用墨极其洒脱，视角
自由无拘，笔力十分雄健。这幅取名《富春山
居图》的巨幅画作长达七米，由六张纸接裱而
成，完成后即轰动天下。

说黄公望此作“笔力十分雄健”，也正是
夸到位了，想想他其时已是七十八岁高龄，是
个走路都难以健稳的人了，居然还登山涉水，
沿江跋涉，“袖携纸笔，凡遇景物，辍即模记”，
整整画了四年，直至其八十二岁，才掷笔长
嘘，大功告成。

托他作画的是他的全真道师弟郑樗，道
名“无用师”，一托他，他便应允，他愿意成人
之美，他的师弟愿意以一道富春江来装点住
宅，他是十分赞同的，他其实也很愿意伴江
而眠。

他要画出严子陵的精神，他要画出自己
的精神；其实他就像严子陵一样，一躺下，也
是一条富春江。

一提起黄公望，我就会内心激动，是我本
家，是我祖上，怎么会不心生自豪。

但是这份自豪，也曾经动摇过一时，因为
后来晓得，黄公望本不姓黄，而是姓陆，乃黄
家养子，这当然有点小小的遗憾。

这位姓陆名坚的男孩，并非浙人，出生地
乃江苏常熟。当时，时运不济，尚年幼，家乡
便遭入侵江南的元军铁蹄践踏，父母双亡，于
是族人做主，十岁之时过继给了一位居住在
常熟的浙江永嘉平阳人，这位平阳人恰是
姓黄。

而且陆坚的改姓黄，在当时是个多么大
的喜讯：养父黄乐已是九十高龄，膝下终于有
子，怎不兴奋至极？连呼苍天有眼，四邻友人
也纷纷跑来作揖恭维：“大喜，大喜，黄公望子
久矣！”

年届九旬的黄乐顿时抚掌大笑：“同喜，
同喜，犬子姓名有矣！”

于是，世间有了一位姓“黄”，名“公望”，
字“子久”的少年。

说黄公望是天才，决计没有疑问，但对一
个天性孤高的人来说，人生磨难，乃“七分天
注定”，很难逃过的。

首先是，他的九十多岁的养父撒手人寰，
他所接收的遗产也陆续被他变卖了，充作自
己游历四方的旅资，且旅资花得很快，不久就
见了底；依我想，青年黄公望当年的旅行必是
相当洒脱，全属“豪华游”，不带节俭的。

之后，人生的磨难接踵而至。二十五岁
那年，他投靠浙西廉访使徐琰，成为书吏，但
因那日心血来潮穿上一身道袍赴宴而让徐琰
恼怒，当众斥他“穿得像个野道人，也配谈经
世济民？”于是，脚一跺，“此处不留爷，自有留
爷处”，炒了官府的鱿鱼，辞职不干了。他的

“孤高”，确实是不拖泥带水的。
于是，他找当时名声大噪的“书画领袖”

赵孟頫学画去。
黄公望而立之年就画艺精进，好几幅习

作皆小有名气，因而又挟着这股名气投到江
浙行省平章张闾的府中，再度成为书吏。哪
里晓得平地起雷，祸从天降，投身豪府反受豪
府牵累。原因是，这位张闾不争气，因“贪刻
用事”“括田逼死九人”引发民暴，弄得京城的
元仁宗拍了龙案，极其生气；这份气也同时撒
到了黄公望身上，不仅张闾被治罪入狱，负责
经理田粮事宜的黄公望也得追随坐牢，在杭
州大牢里接连吃了三百日碗中满是沙砾的囚
粮。说实话，这份苦倒还不算苦，真正使黄公
望感到痛苦不堪的是，就在自己锒铛入狱之
时，有消息传来，朝廷恢复了科举。这真叫人
惊悚了，要没有这场牢狱之灾，满腹经纶的
他完全可以通过科举，正式博

得功名，而拥有一番可圈可点的仕途。
不仅黄公望在大牢中长吁短叹，连他九

泉之下的高龄养父黄乐也自会跌足长叹，“黄
公望子久矣”，然想不到此子竟然与功名无缘
而同锁镣为朋矣！

自杭州大牢中出来的黄公望，年届半百，
显然已经看淡人生了。人生不过尔尔，功名
利禄不过尔尔。这时候的他，已不再是像年
轻时那样偶尔穿一身道袍以示奇崛，而是扎
扎实实地入了全真道，正式成为一名黄冠儒
服的道士，自号“大痴”。

其实是“大不痴”。这个情况，大家肯定
都看出来了。

富春江也看出来了。
这时候黄公望离开杭城沿江西行，一路

走在富春江边，其目光，其神态，其步姿，其嗟
叹，与三十几岁的黄公望、四十几岁的黄公
望，绝对是大相径庭了。富春江简直可以认
其是自己溅上岸的一朵身着道袍的波浪，也
可以认其是蹲守于江边的始终手抚江水的一
丛芦苇。

从此，这位自号“大痴”的道人一边在人
间卖卜算卦，以此维持生计；一边泼墨作画，
以山水间引天地之气为友；虽说他的同道兄
弟“无用师”在近三十年后才委托他作《富春
山居图》，但就思想境界而言，他当时就已经
在“道”的高度上，完全把握住了富春江的精
神实质：真切、散淡、清澈、浑然、野趣、无为、
无粉饰、无雕琢、无功利、无张扬。

这是一条真正的水，一种最自然的生命
律动，就如他自己的整个后半截子命运。

也因此，他在七十八岁的时候开始动笔
画《富春山居图》，用时整整四年，到他八十二
岁时大功告成，纯熟地把整条富春江提上了
哲学的高度，里面不仅有山水，还有人生、道
统、政治、哲思。这幅近七米长的艺术精品，
不仅使他的同道兄弟郑樗惊喜，如获至宝，同
样也使他本人大感满意，认为自己手上的笔
墨功夫以及脑子里的所思所想，统统都在里
面了。

在把这幅精妙的画作递送给自己的师弟
之前，他特意在画作的尾端题写了一段跋
文。这一题跋，不仅简要阐述了画作的创作
过程，还公开表达了对画作未来命运的担
忧。他在跋文中直截了当地用了“巧取豪夺”
这四个触目惊心的字眼。

我总觉得“巧取豪夺”这四个字用得极
好，不仅字面触目惊心，而且预测入木三分。
他的目光透过这幅画，看到了自己笔下的山
水在百年后乃至千年后的命运。这种命运是
起伏跌宕的，因为有人将巧取豪夺。

我还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黄公望之所
以能做出这种预料，是因为他自己也认为这
是一幅稀世珍宝；因为他在当下的艺术处理
上，对富春江大胆地进行了“巧取豪夺”。

这才是关键。
说“豪夺”，是因为黄公望敢于总揽全局，

敢于高屋建瓴地进行整体概括。富春江自有
“山青、水清、史悠、境幽”的“小三峡”魅力，水
流开阔，江岸曲折，两岸青山连绵起伏，河谷
遍布阡陌村落，其整体的从容与潇洒甚具人
格魅力；而历经人生坎坷的黄公望对富春江
的深刻理解和全情投入，恰使他完全有把握
在整体上概括、提炼、界定这条内涵及其深邃
的大江。

说“巧取”，是因为黄公望善于布局，善于
从细微处着眼。他的布局疏密有致，左侧山
体布局繁密，林木茂盛而不杂乱，右侧江面则
笔触简约而现辽阔，并以扁舟的轻盈衬托江
水的浩渺，匠心独运。画中所展现的那些栩
栩如生的细节，如樵夫、渔夫、书生、行人、村
舍、小径、草亭、野凫，无一不是“巧取”之
典范。

也正因为黄公望在艺术上对富春江进行
了如此精巧的“巧取豪夺”，所以，不可避免
地，导致了不同年代各式人等对这幅旷世佳
作的“巧取豪夺”。当年黄公望掷下画笔之后
忧思上头的预感，绝对不是多余的。

带有传奇色彩的“巧取豪夺”连续剧，果
然，一幕接着一幕。

这幅画问世百年后，就被明朝大画家沈
周收藏了。“无用师”当然早已不在人世，这幅
佳作也几易其手，辗转多方，才落入沈周之
手。应该说，由明代中期文人画“吴派”的开
创者沈周精心保管这幅画，亦不是坏事，问题
是沈周太喜爱这幅画了，看到画上的那些跋
文都已模糊，想锦上添花，恳请一位朋友好好
地写一个题头，便寄了过去，后来的严重问题
就出在那位朋友的儿子身上，不争气的儿子
想银子想疯了，竟然把父亲收到的这幅画偷
了出去上市变卖，沈周耳闻这消息如遭雷劈，
也像他朋友的儿子一样几乎疯了，再三打听
之下，便知这幅名作的转手价，已经贵到连自
己都买不起了。

连续剧紧接着有了转折：之后，沈周竟然
在自己的朋友樊舜举家中看见这幅真迹。这
位樊舜举在苏州为官，官职是苏州府的节推，

人称樊节推。据其所言，也是知道了沈周
丢画之后，便一直留意在市面探

寻，果然得以访见，立即重金
购下。当然，这

位樊节推获得至宝，也是不肯把这幅稀世珍
宝赠予沈周的了，朋友是朋友，宝贝是宝贝，
甚至这位樊节推反而央求老友沈周下笔，为
这幅画题个跋。

这么做，对于沈周，也算是一种慰藉。
情节跌宕的连续剧继续：这幅旷世名画

之后转马灯似的在民间流转，直至公元1570
年，被江苏无锡籍的擅长花鸟画的明代画家
谈志伊收走；又直至公元 1596 年，被江苏华
亭籍的擅长山水画的明代画家董其昌收下；
关于这位董其昌，倒要多说两句，此人虽曾官
拜礼部尚书，显赫一时，但其晚景凄凉，经济
窘迫，主要是儿孙好赌，欠了一屁股债，总之
入不敷出，无奈之下，动了出卖名画的念头。
我猜想他决定卖画的时候情绪是崩溃的，他
会想起自己三十九岁那年得到这幅画时的狂
喜劲儿，那时的他曾经狂呼“吾师乎，吾师乎，
一丘五岳，都具是矣”。

总之，这幅名画现在已经卖给了江苏宜
兴的吴家，同时，惊心动魄的火焚之灾就出现
了，在那个可怕的白天，在那张可悲的病榻之
下，几乎一炬而尽。

关于遭逢火焚这件骇人的事，并不是吴
家的收藏第一代所致，而是吴家的收藏第三
代吴洪裕所为。这位吴洪裕也不是恨死了这
幅画才烧的，而是爱死了这幅画才烧的，他迫
切希望自己在阴间也能时时欣赏到这幅旷世
名作，所以决定带其去黄泉路。吴洪裕也不
多烧，就烧两件，这两件是他须臾也不得离身
的心肝宝贝。一件，是书圣王羲之后裔、隋朝
僧人智永的草书《千字文》；另一件，便是黄公
望亲绘的这幅七米巨作。

火焚还有庄重的仪式感，一天焚烧一
件。头一天烧的是《千字文》，一字不落，全成
灰烬。

第二天，便轮到了六百多年前的手绘长
卷《富春山居图》。

次日天明之后，当垂死者又被抬到庭院，
睁开虚弱的眼睛，他的那些孝顺的子孙便恭
恭敬敬地从“富春居”里搬来了七米巨画，并
且，也按昨日的样式搬来足够的木柴，噼噼啪
啪地引燃了火盆。

这是历史在燃烧。这是艺术在燃烧。这
也是一条真正的富春江在燃烧。

幸亏在中国形象的俗语中，有“不幸中之
大幸”这一句。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垂死
者吴洪裕的侄子吴静庵，这位身手敏捷的年
轻人显然早有所准备，他及时地挡在病榻前
面，手脚飞快地抢下了正在火焰中挣扎的《富
春山居图》真迹，而将事先准备好的另一幅画
轴及时带入了火盆，让其复举火苗。

“疾趋焚所”“起红炉而出之”，是对这位
年轻人手脚敏捷的生动描述。应该说，在中
国的绘画史上，这一“起红炉而出之”的动作
是最为感人的，一个有头脑的年轻人让“不幸
中的大幸”这句惊悚的俗语得以坐实，真是太
难为他了。当然也要感谢所有在场的吴家后
人，他们看破而不说破，年轻的一代显然不都
像垂死者那样愚昧。

“先一日焚《千字文真迹》，自己亲视其焚
尽。翌日即焚《富春山居图》，当祭酒以付火，
到得火盛，洪裕便还卧内。”

历史记叙得真好。
然而，“不幸”也是客观的，总有一小部分

“山水”被火苗带走了，《富春山居图》就此遭
受了无可挽回的历史性创伤，它被烧成了一
大一小两段：大的一段是画作的主体部分，后
人称“无用师卷”；小的是首段，后人称“剩山
图”，因焚烧而严重受损。

幸亏画作的主体部分《无用师卷》后来未
能进一步受损，我这里说的受损，是指那位附
庸风雅的清朝皇帝乾隆的密密麻麻的题跋。
这位善搞文字狱的君主在画作上的所题之
跋，竟然有五十五篇之多，盖章也多达五十
个。他在宫中观赏时动不动就题上一篇，每
次外出狩猎甚至南巡，包括六下江南，都得随
身携带于行笈。一时兴起便要展阅，一旦展
阅便要题跋一篇，如此往复，再三再四，再七
再八，以至于整幅画作的空白处都被他的蹩
脚文字填满；可喜的是，他所收藏的《无用师
卷》（《子明卷》）恰是一幅赝作，而他后来收藏
到真正的《无用师卷》时，反倒鼻孔哼了一声，
以为是“伪作”，斥之“赝品”，从而束之高阁，
不加理睬。

有时候，君王黑白颠倒的智障是一桩可
喜可贺的事情，否则就不可收拾了。

真正的《无用师卷》幸亏未被无端打搅，
一直安睡在乾清宫的库房里，后来在抗战时
期随着万千国宝一起被安放进了贵州安顺的
华严洞，抗战胜利后又被送到上海，随后又被
送到新落成的南京库房，国民党败退台湾之
时便随着进了台北故宫博物院；而画作之首
的一截《剩山图》，则被苏州籍大收藏家吴湖
帆于1938年收藏，这位吴先生那年是变卖了
好几件家中珍藏的西周古铜器，硬凑成十根
金条，才从古董商曹友卿手里买下，而那位姓
曹的古董商却仅仅以两个大洋的价格，在街
上的字画摊里购得“一幅破画”。幸亏这幅

“破画”没有被随便糟蹋掉，如果那时不幸“零
落成泥碾作尘”，损失就太惨了。1956年，收
藏家吴湖帆在书法家沙孟海的力劝下，考虑

到此国宝由民间收藏难以保全，毅然

将《剩山图》捐献给了国家，随即被浙江省博
物馆珍藏。

我是有过一幅仿真度很高的《剩山图》
的。说起来有趣，我因为有一出话剧剧本《雷
锋》由浙江话剧团排演了，演出效果不错，话
剧团团长便送来了一份带有数万元稿费的合
同，我当时“高风亮节”地拒收了，说写《雷锋》
怎么还能收钱。后来，文化厅的杨厅长专门
带了一份《剩山图》来，郑重地送给我，说是以
此相送，聊表谢意，又说，这《剩山图》一共就
从省博物馆高仿了十几份，今天特意送给我
一份。

我确实也是很喜欢这幅《剩山图》的，经
常打开精美的盒子，将半幅富春江徐徐展开，
看山色，察水汽，观树林，辨各色人等，细细体
会我的本家黄公望那精妙的构思与出神入化
的笔墨。

《剩山图》毕竟是《剩山图》，富春江的一
小截，还有《无用师卷》那一大截呢？一江美
丽的涟漪不能不相连接啊。

这当然是很叫人扼腕的事情：一大截
富春江落在了台北，一小截富春江躺在浙
江省博物馆里；七百年前的黄公望要是能
睁开眼睛，眼珠子瞪得再大估计也很难想
见，他曾经指出后世的某种“巧取豪夺”，竟
然会是火焚两半，乃至颠沛流离，分藏于大
陆和宝岛。

人们盼望富春江的艺术连接，是很自然
的事情；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这种愿
望越来越迫切。富春江的连接，就是山水的
连接，就是人心的连接。

我对《剩山图》高仿件的时时观赏，还满
含着另外一种情愫，那就是我自己家族版

《富春山居图》的分离沧桑，也就是说，我外
公的四个子女“中、国、一、统”之中，我大姨

“张定中”的子女在台湾，我母亲“张定国”、
我舅舅“张定一”、我小姨“张定统”的子女在
大陆，长长久久得不到团聚。不要说团聚，
在那些相互剑拔弩张的特殊年代，连通个口
信都是极难的事情，几十年的相互牵挂那是
不消说的。

“中”在一边，“国、一、统”在另一边，一
个原先生活于浙江台州温岭的张姓家族，就
这样由于战火的燃烧而无法合璧。一条有
着血缘关系的“富春江”，就这样被历史熔
断了。

历史也不是永远都是无情的，也有涨潮
的时候，恰如张若虚所写《春江花月夜》的头
一句“春江潮水连海平”——富春江的涨潮也
有可能将海水拉平，引出一串融洽的故事。

让分离在两岸的《富春山居图》合璧展出
的努力，开始了让人满怀希望的“进行时”：
1993年，上海电视台与“台湾华视”联合举办
中秋晚会，采用现代技术将《富春山居图》在
电视屏幕上拼接了起来，这是数字的“合璧”；
六年后，富春江畔又举行了一次“黄公望《富
春山居图》圆合活动”，海峡两岸三十多位著
名书画家联手临摹了《富春山居图》长卷，这
是临摹的“合璧”；又过了十二年，浙江省博物
馆与台北故宫博物院签署协议，决定合璧展
出；四个月后，《富春山居图》的《剩山图》在浙
江省博物馆点交启运，经由北京赴台湾；终
于，2011 年 6 月 12 日，《富春山居图》全卷首
次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合璧展出。

听闻这消息之时，我正畅游富春，新闻传
来，顿然感时生情，眼里的一江春水便瞬间幻
作成了一湾海峡，于是当即写下了一首感时
诗，诗中写道：

如果，战争可以用和平来修复，一幅撕裂
的山水，在 2011 年 6 月可以并肩于展柜；如
果，历史可以用愿景来衔接，无桥无船的海
峡，能够悄然潮退；

那么，我，一个与黄公望同姓的诗人，将
反复骑上富春江，来回于东邻西陲。甚至，我
不想说美术，不想说政治，我只想说亲情，只
想说泪水。

我愿意给我苦难的国家，朗诵一首甜而
不咸的诗篇；想给我的母亲，扎上一束扫墓的
玫瑰。

一架轮椅，只想东渡，要去台北。
一江春水，也愿东去，不作潮回。
对于《富春山居图》的合璧展出，我的情

感可能比旁人更复杂丰厚一点。在画作合
璧之前，1998 年 4 月 12 日，被无情分割在海
峡两岸的几朵苦涩如泪水的浪花，忽然就融
合在了一起：我母亲张定国，我舅舅张定一，
我小姨张定统，这“国、一、统”三姐妹，拉着
我大姨张定中的两个儿子与三个女儿，热泪
涟涟。我大姨张定中因为在台北遭遇车祸，
不幸西去，她的子女便由其父亲、当年的马
祖岛守备司令、黄埔军人詹宣国亲自带来了
杭州。团聚的地点是杭州湖滨路的湖滨饭
店，美丽的西子湖就在不远处呜咽，泪水在
断桥的桥洞下流来流去，节奏快慢如同富春
江水。

我后来想，无论历史如何“巧取豪夺”，人
间的亲情总是绵密而坚韧的，就如同江水，

“抽刀断水水更流”，不可能永远无法“合璧”。
所以说，这是一条流满野花与诗情的大

江，荡漾着严子陵的钓钩，也浓淡着黄公望的
水墨，更寄寓着合璧与团圆的美丽；所以我每
次出杭州城西，过富阳，到桐庐，或江畔小坐，
或钓台远眺，心头都有浪击芦苇的鸣响，久久
不能止歇。

这时候，我便用目光，对富春江进行肆意
的无所顾忌的“巧取豪夺”，我会从午后一直
坐到黄昏，每次都心满意足，收获满满。

《富春山居图》的故事《富春山居图》的故事

■ 严粒粒

前几天，我在社交平台发现这样一段“对话”。
一位家长向网友提问：“儿子同学抓了只小青蛙送他当礼

物，我该怎么养？”
一串实际建议里边忽然蹦出一个毫无逻辑的回答：“青蛙

不知道，反正我的身材很曼妙。”
查了才知道：原来，这又是一个网络新梗。

“梗”通常指那些在网络社群中约定俗成的桥段、概念或
表达方式，本质是数字时代的一种“新型典故”、社交货币。

“我的身材很曼妙”最初诞生在电商平台。淘宝某裙子链
接下有用户提问：“显胯宽吗？”

一位网友回应了一句：“不知道，我的身材很曼妙。”
女孩深陷“身材焦虑”，职场新人掉进“越被看见越焦虑”

怪圈⋯⋯太多人活在了他人审视的目光里，要从别人的评判
中确认价值。这句看似文不对题，甚至有点装傻充愣的回答，
提醒着我们学会掌握生活的主动权，大方做自己。

渐渐地，“很曼妙”已经不光用在聊身材。不少年轻人当
面对一些答也不是，不答也不是的问题时，都能拿它“回击”。

回看过去一年，那些被不断创造的“梗言梗语”之所以流
行，往往因为触动了某种情感共鸣。

从全网群嘲的“主打一个不理人”的“主理人”，再到全网
热捧的“做完你的做你的”的“鸡排主理人”，一个有关“主理
人”身份梗的流转，让普通人在消费场景中掌握了话语权，消
解了被圈层文化裹挟的焦虑。

一则“妈妈”反复强迫“儿子”喝丝瓜汤的情景喜剧视频，
让“肝火太旺，喝点丝瓜汤”成了梗，用来揭示长辈以“为你好”
为由忽视子女真实意愿的代际沟通问题。

岁末之际的“爱你老己，明天见”，则温柔地提醒着曾受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规训的一代人，要懂得自我关怀与
感谢，学会自我接纳与疗愈。

幽默夸张的“梗文化”，让人与人之间高效地建立了身份
认同和文化认同。然而，有的梗，为梗而梗，没有营养。

还记得“蓝瘦香菇”（难受想哭）、“尊嘟假嘟”（真的假的）
这类谐音梗吗？不少网友就反映，它们除了谐音以外，没有任
何意义延伸。

“我的身材很曼妙”流行后，就有网友嬉笑着把它当作万
能回答。答的人以为有趣又时髦，全然不顾问的人莫名其
妙。鸡同鸭讲，何谈沟通。

早在 2019 年，就有一项社会调查显示：76.5%的受访者
觉得自己的语言越来越贫乏了。在豆瓣小组“文字失语者互
助联盟”中，聚集了超过38万名因此而苦恼的网友。

在这种意义上，有些“梗言梗语”看似拓宽了交流界限，实
则在阻碍思想求索。只有学会分辨“梗”，取其精华、去其糟
粕，才能让“梗言梗语”真正丰富我们的语言。

聊聊“梗言梗语”聊聊“梗言梗语”

名家

■ 张亦盈 邵子伊 白津庆

“寻找校园文化印记”活动的第二站，我们来到了温州医
科大学。本文由温医大的青年学子与本报记者共同采写。在
校园的生命大道上，我们看见的不只是5座雕塑，更是一份日
久弥长的温暖誓言。

清晨，漫步于温州医科大学茶山校区中，阳光钻过两侧树
叶的缝隙，洒下斑驳的光影。在这条名为“生命大道”的校园
主干道上，矗立着 5 座雕塑，它们的影子被拉得很长，与匆匆
过路学子的身影时而交错、时而重叠。

“生命大道”的两侧，教学楼林立，尽头矗立着医学生誓言
碑。每年新生入学、毕业生离校，都要在碑前宣誓。“健康所
系，性命相托”的誓词回荡在校园中，而通往誓言碑的路上，5
座雕塑是静默而有力的叙事者。

学校设置雕塑的初衷，是希望能有一个载体，让老师和学
生每次路过时，都能被感染。学校最终选择的载体，并非遥远
的历史人物，而是正在发生、由师生亲身书写的故事——5 个
医疗公益项目。

“生命之光”雕塑由两个人形相互依偎而成，中间留白一
颗爱心。阳光穿过镂空的心，在地面上投下变幻的光斑，像不
息的心跳。

它的缘起，始于2014年，简单、沉重。在一堂再平常不过
的医学课上，老师谈及国内器官捐献的缺口，落在了几位学生
的心里。彼时，“器官捐献”在传统文化的语境中，仍有些许讳
莫如深。但医学的理性和青年的热血，支持着“生命之光”团
队走过一个个春夏秋冬。他们从简单的摆摊宣讲开始，到采
用舞台剧等艺术传播方式，千方百计消融社会长久以来由误
解凝聚的坚冰。

一个故事，让项目指导老师林建锋记忆深刻。2024 年
12 月，团队了解到，福建龙岩 16 岁少年卢其乐意外离世，家
人将他的器官捐献。这个艰难的抉择，让多人重获新生。
2025年2月8日，原是卢其乐17岁的生日。“团队与龙岩市红
十字会对接后，决定共同为其乐办一场‘生日会’。”林建锋说，
那一天，“生命之光”团队联合澳门红十字会以及全国28所高
校的学生代表为卢其乐举办了一场特殊的庆生活动。没有寿
星到场，却有来自天南地北的祝福视频在龙岩市万宝广场大
屏上轮番播放。团队想用这场仪式告诉所有人，有的生命并
未终结，只是成为他人旅程的序章。

“光明行”雕塑则向师生述说着一场跨越千山万水的光明
接力。2013年，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主任医师徐栩
与“光明行”团队踏上海拔4300米的色达高原，一边吸着氧气
一边为患者进行白内障手术，团队创下单日完成50台白内障
手术的高原纪录。“病人需要光，我们就把光带到这里。”徐栩
说。如今，“光明行”团队已开展 33 次行动，受益人数达
61万。

如今，漫步于“生命大道”之上，可以看到“光明行”雕塑象
征光明的眼眸与托举的双手、“肤生工程”雕塑一双对比鲜明
的手彼此呼应、“生命相髓”雕塑红色线条如热血奔涌、“微笑
工程”雕塑的金属唇片在风中聚合，以及“生命之光”那颗相依
而成的爱心⋯⋯它们共同讲述的，并非远方的传奇，而是这座
学校正在坚守的选择。5 座雕塑像 5 颗种子，播进师生心中，
催生出更多公益的萌芽。如今，学校的每个学院都有了自己
的志愿服务品牌，生命文化愈发蓬勃。

雕塑落成后，一位同学向我们回忆起一个动人场景。某
个周末的校园里，他看见一位老师带着读小学的孩子在“生命
相髓”雕塑前驻足，俯身细细讲解。那一刻，他真切地感受到，
这些静默的雕塑，正将生命的种子，播种向更远的将来。

大道铸医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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